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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去 年 十 月 六

日开 台 的 中 日 围 棋

擂台 赛 ，中 国 围 棋
队八 比 七 获 胜 ，这

次胜 利 是 令 人 欢欣
鼓舞 的 。中 方 台 主

聂卫 平 连 克 日 队 三
员名 将 ，战 胜 了

“ 终 生 棋 圣 ”藤 泽
秀行 ，尤 属 不 易 ！

然而 ，使 我 更
感兴 趣 的 是 新 华 社
编发 的 这 则 消 息 的
最后 一段：“行 家 们
认为 ，中 国 队 虽 然

在这 次 擂 台 赛 中 取
得胜 利 ，但 从 总 的 围 棋 水 平 来 看
比日 本 队 还 有 差 距。日 本 队 的 围
棋技 艺 还 有 不 少 值 得 中 国 队 认真
学习 的 地 方 。中 国 队 能 够 取 得 这
样好 的 成 绩 ，是 与 日 本 围 棋 界 特
别是 藤 泽 秀 行 长 期 对 我 国 年 轻 选
手的 积 极 帮 助 和指 点 分 不 开 的。”
笔者 对 围 棋 虽 是 外 行 ，但 对 这 段
文字 却 击 节 赞 赏 。多 少 年 来 ，我
们惯 于 把 体 育 比 赛 等 同 于 政 治 角
逐，似 乎 一 胜 一 负 关 系 到 国 家 安

危。胜 了 是 英 雄 ，败 了 是 狗 熊 ，
并且 把 胜利 的 原 因 简 单 地 归 结 为

“ 毛 泽 东 思 想 的 光 辉 指 引。”长
此以 往地 宣 传 ，培 养 出 了 一 批 头
脑发 昏 的 看 客 ：胜 了 则 上 街 游 行
欢呼 ，败 了 则 骂 街 摔 瓶。过 火 的
行动 又 常 导 致 辱 国 丧 格 ，使 外 人
耻笑 ——看 起 来 好 象 是 爱 国 主
义，实 际 上 是 唯 我 独 尊 的 排 外 主
义。一 言 以 蔽之 ：那 种 宣 传 缺 实 事
求是 之 意 ，有 哗众 取 宠 之 心 。今
年早 些 时 候 在 北 京 体 育 馆 发 生 的
恶性 “事 件”，就 是 对 那 种 宣 传
的惩 罚 。

“ 实 事 求 是 ”这 四 个 大 字 终
于又 回 到 了 体 育 宣 传 阵 线 。你
看，中 日 围 棋 擂 台 赛报 道 的 结 尾
说得 多 么 清 楚 ：其一 ，我 队 虽 胜 ，
但总 的 水 平 尚 不 如 日 队——这 就

提醒 我 们 大 家 ，不 要 忘 乎所 以 ；
其二 ，中 国 队 的 胜 利 ，与 朋 友 和
老师 的 长 期 指 点 有 关 ——文 中 特
别点 出 了 日 方 主 帅 藤 泽 秀 行 。这
就告诫 我 们 ，永远 英 忘 尊 师 。

围棋 赛 如 此 ，劳 动 竞 赛 和 其
它工 作 ，要 想 取 得 进 步 ，不 亦 是
此理 么 ？

我要打一个电话
匡吉

一上班 ，急诊 室就把我 叫 去 了 ，女护 士慌慌
张张 地 说：“快 ，匡 医 生 ，一个 自 杀 者 ，看 样
子没救 了。”

我见过 自 杀 的 ，无非 是上 吊 ，喝 敌敌畏 ，跳
护城 河 ，或 者 自 己打开煤 气罐 。这 些人 多 半 是吓
唬别人 ，但 也有 自 己真害 了 自 已 的 。不 过 既 是医
生，救死 扶伤就 是职 责。我 去 了 。

但是 ，迟 了 。又 是一个真死 了 才后 悔 的 。
仪器证明 确实 没 有 心 电 图象 了 ，我 冷冷地

问：“家属 呢？”
“ 我。”
“ 我。”

两个长相 一模一 样 的 青年拥上来 ，争着 说 。
我看 他们一 眼：看样 子 是双胞胎 ，这 老太太

还算福气 ，一对儿子都 守 在身边。“吃 了 什么东
西了”。奇怪 ，这两 个儿子 似乎都不太悲 伤 。

稍高一 点 的说：“好象 是——”
“ 是 吞金！她把一 枚戒指吃下去了。”

吞金 自 杀 ？这类事可 是早 不见说 了。“你 怎
么知 道的？”

“ 我找 过 了 ，她那个戒 指——”低个 子 说 。
“ 是 的 ，戒 指 不见 了 。哪儿也没有。”高个

子抢过了 话头。
我再做心 电 图：不 行 ，是死

了。“迟了。”我说，“准 备后
事吧。”就 是 这 么 回 事。活 够
了，一死 了 之 ，谁都会有这 么一
天的 ，我见 得 多 了 。接下去该 他
们哭着 求 我 ：救 救 她 吧！行 行
好。我得赶紧离开这 儿 ，省 得纠
缠。太平 间 哪 一 天 不 进去两 三
个？

果然 不错 。我 刚 一 出 门 ，这
两个 中 的一 个便 跟了 出来：“医 生，请你——”

我打断他：“没 有 用 。人 总 是要死 的。死
了就 死 了 。我 不 是 华 佗 ，也 不 会 有 什 么扁
鹊。”

他跟 着我 走：“你 是 主 治 医 生 ，我 必 须 找
你。”

“ 没有用。”我 冷冷地说 。这 些 人 全 是这
样，必 须一开始就 冷脸相 对 ，否则 ，会没个完 。

“ 你听我说 ，医生。我 是长 子 。我 代表我 母
亲本人 ，求你一 件事”。

“ 长 子？”我看 不 出 这 是 那个 高 的还 是低
的。

“ 是的，长子。”他 说 ，急 急 地 说 下去 ：
“ 因 此 ，我有权利处理 。我是说 ，请你做一次剖

腹手术。”他 的语气 是真切诚恳 的 。
“ 那 也没有用。”我说 。
“ 但是 ，那个 戒 指 必 须取 出 来！”他低声

说。
我本 能 地 预感 到 什 么 ，站 住了 脚 。

“ 是 这 样 的 ，医
生，你知道 ，妈妈原说
这个戒 指 是给我 的 ，但
是我弟弟 一定 要要 ，她
才吞金 自 杀 的。我要 求
手术 ，把戒指还给我。”

原来是这 样 ！我刚
在搜索 回 答他 的 话 ，不

料已 经有人接 了 腔：“是我 的！妈妈 答应给我结
婚用 的！你 已经讨 了 老婆 ，还要 它 干什 么？应该
给我！”正 是那个低一点 的青 年人。

我冷 冷地看 着 他 们：太 象 了 ，简 直 是双胞
胎，我 实 在 不太容 易 看 出 他们 的 区别 来 。

前一个 已喊 了 起来：“结婚了 怎 么样？正 是
因为结婚了 ，才该 给我 ！妈 给 她 大 儿 媳妇什 么
了？什 么也没有！戒指还吃下去了！”

“应 该 给我！你有了老婆 了 ，我还没有 ，懂
吗，老婆 还 在丈母 娘家 里！她 什 么也不要 ，只要
一个戒指！你 的老婆 不 是 已经和 你结婚了 吗！可
我没有！”

于
是，两

个人就
在抢救
室门 口
吵了 起
来，于
是，围
了一群
人。

我实 在看 不下 去了 ，喝 道：“住 口 ！你们谁
也得 不到 什 么！我 拒 绝手术！”

还是长 子 冷 静些 ，立 即 把 矛 头对准 了 我 ：
“凭 什 么 拒 绝！我们 是直系 亲 属 ，我 们 有这个权

利！”
“ 对，我们有这个权利！”兄弟俩 统一了 。

我来了 火 ，也大声喊起来 ，于是来 了 院长 。
院长 比我 聪 明 得 多 ，对他 们 说 ，解剖 尸 体 是法
医的事 ，要有一定 的法 律手续 。象这 样 要 求 ，是
不可能 达 到 目 的 的 ，叫 他 们 去 想办法 ，现在的关
键是 尽 快处理遗 体 ，天太热了 ，会坏的。

果然 ，两个人都 冷 静 了 ，不 再吵 ，站 在一边
低声商 量 了 许久 ，终 于 同 意下午 就 把母亲 的遗体
送火 葬场 。

一场风 波平 息 了 ，我却 有一股无名 火 散不 出
去，临 走 时 ，丢给他 们 一句：“不打算把那个金
戒指 弄 出 来 了？”

长子 说：“放你 的心！我们会有办法 的”。
次子 说：“明 给你 说 罢 ，真金 不怕火 炼 ！火

葬场 的人准 比 你 好说 话！”
我突然 明 白 了 、他 们准 是 到火 葬 场 去筛 骨

灰！这 两 个畜牲 ！
我决心阻止他们 ，我要 给 火 葬 场打一个 电

话。现 在就 去。天知道我为什 么 这 么爱 多管 闲
事。　（插图 、题 图 尊　农 、赵 炜 ）

曹禺和秦腔
曹振 永

中国 戏 剧 家协 会主 席 、著名 话
剧作 家 曹 禺 ，不仅热爱秦腔，时 刻
心秦腔艺术的振兴和发展，而 且
对秦腔的 传统风 格和 艺术特色也极
为重 视 。最 近 在北 京 ，当 他听 到有
人批 评：“陕西三大怪”之一 ，就
是“吵 架 、唱 戏 分 不 开”时 ，他就
严肃 指 出：“不能 那样 评价秦腔 ！
秦腔有它自已的个性和特色，主
要就 是 ‘激 昂 慷慨’，这 是 陕西特有
的乡 上 味。”

一九五八年，三大秦班赴京 汇
报演 出 ，曹 禺 不 仅 场 场 出 席 ，
一看 到 底 ，而 且 善 于 及时 发 表 意。
见，剧 剧 必 评。他 在 《创 造更完美
的现 代 题 材的戏 曲剧 目 》一文 中 ，
以按捺不 住的心情 称 赞说：“陕西省
赴京演出团的演出，在北京获得了
极大 的成 功 ，这是首都文 艺 活动 中
的一 件 盛事。几乎每场演 出 都令人
难以 忘怀 。许 多 新 的和 整理后 的 传
统节目，都 光 彩 夺 目 ，激 动 人
心。”

一九 七 八 年 ，西安 易 俗 社又 赴

京演 出 秦腔现代戏 《西
安事 变 》时 ，当 演 到

“ 新城 决策”一场 ，杨
虎城 有 两 句唱 词 “委员
长一 意孤行调兵将 ，和
红军不共天一 张”。曹
禺认 为：后 一 句 唱 词 中，“一 张
天”用 法 不妥 。于是 ，他从秦腔的 固
有风 格 和 特 点 出 发 ，在保持原唱 词
的结 构 和 韵律 的 基 础上 ，对这句欠
妥的 唱 词 ，斟酌再 三 ，不厌 其烦 ，几
易其稿 。初 次改成 “决 不 和 红 军共
存亡”，再改成 “和 红 军 不 处天一
方”，三改成 “把红 军看 做似虎狼”，
最后 征求 了 其他 同 志 的 意见后 ，才确
定为 “要和红 军争个短长。”从曹 禺 精
益求精地 修改唱 词的一 例 中 ，就可以
看出 他对秦腔 ，是 怎 样 的 热爱和关心
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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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 （ 小 小 说 ）

晓思

圪
蹴
在
那
里，

透
过
辐
条
的
缝
隙，

他
微
眯
着
双
眼
漠
然

地
注
视
着
过
往
的
行

人。

阳
光
暖
暖
的，

风
儿
细
细
的，

草
儿

青
青
的，

小
年
轻
特

别
的
多。

噢，

今
儿

星
期
天。他

把
油
黑
的
纱

团
往
摊
上
一
甩，

顺

手
抚
摸
了
一
下
粗
硬

的
黑
发，
嗅
着
这
初
春
诱
人
的
空
气。

谁
知
道
呢
！
不
是
惦
着
卧
病
的

母
亲
和
不
谙
事
的
小
妹，
也
许，
此
刻

他
仍
在
那
充
满
异
乡
风
采
的
辽
远
北

方方，

沐
浴
着
高
原
粗
犷
的
风
呢
！
可
一

切
全
变
了，

拚
了
有
些
年
头
了。

他
下

死
力
地
握
了
握
拳
头，

撇
撇
嘴，

倔
强

地
扬
起
头。

天
真
不
错，

早
春
里
也
真
难
得。

郊
游
的
年
轻
人
打
扮
得
真
拔
份
子，

车

也
铮
亮
的，
一

阵
风
似
地
飞。

他
别
转
了
头，

冷
丁
眼
角
里
瞅
见

刚
才
那
穿
风
衣
的
姑
娘，

推
着
车
分
明

又
冲
他
来
了。

她
年
龄
不
大，

细
挑
的
个
儿，

小

巧
的
鼻
子，

挺
有
个
性
的
嘴，

细
细
的

眉
毛
紧
皱
着。

她
用
手
气
愤
而
无
可
奈

何
地
敲
敲
车
头，

怯
怯
地
问：
“
师

傅，

车
坏
了
…
…
能
赶
着
修
吗
？”

她

脸
憋
得
通
红，

羞
涩
地
低
下
了
头。

嗯
，

差
不
多
还
是
个
孩
子
呢。

他
挽
着
臂，

冷
冷
地
瞟
了
一
眼
车

子
：

凤
凰，

好
牌
子。

嗬，

车
碰
得
没

法
骑
了，

得
动
大
手
术。

她
怎
么
净
看

表
呢，

瞧
着
急
的
样
儿。

该
又
是
赴
约

的，

可
干
吗
不
早
来
呢
！
怕
被
我
这
独

此
一
家
的
个
体
户
敲
一
笔
？
真
是，

他

嘴
角
浮
现
出
一
丝
残
酷
的
得
意。

“

试
看
吧
！
”

他
稳
着
车
头，

把
车
子
轻
轻
翻
了
过
来。

哟，

瞧
她
那
份
儿
急
的，

眼
巴
巴

地
瞅
着，

泪
花
直
打
转
儿。

大
概
她
是

头
一
次
赴
约
吧
？
她
那
满
怀
祈
求
与
希

望
的
眼
神
儿，

还
有
那
惯
坏
了
的
孩
子

国
画
小
品

郭
保
江


